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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行湘被俘 6个小时

后，天亮了。他怪走运的———
他的战俘生涯的第一天，是个
艳阳天。连日春雨之后，天空

被洗刷得特别碧净。3月里的
牡丹古城，硝烟散去，喷发着
淡淡幽香。

邱行湘没有昨天和今天

的概念。此时，他完全沉浸在
过去的阴雨凄风里。洛阳失
守，他是极明白后果的，共产
党的霜刃一旦插进洛阳，寒
光便立即照到潼关城楼，国
民党中原防御体系正在防不
胜防、御不可御之中。军人是

以失败为耻辱的。俘虏群里
头部缠着绷带的这位战场指
挥官，却显得若无其事。那对
泛着绿光的眼睛似乎在说：
个人的恩怨荣辱，于他视若
浮云，而党国的如此重大的
战略意图居然毁在他的手

里，才是他忧心所在。（Q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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âp�qs[\） 如果说邱
行湘一时把头埋得很低，似乎

无脸见人的话，那么这是他在
感到，一夜之间，他的命运发
生了多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
的最大的含义是他的半生戎
马生涯以失败告终了！

清晨，邱行湘被带到洛
阳中学以南的解放军的一个

司令部里。他被指定坐在一张
楠木雕花椅上。他盯着椅子，
环顾了一眼房间，不觉倒抽了
口凉气———这不是洛阳参议
会的客厅么？他曾是这里的座
上客，而今成了这里的阶下
囚。一把楠木椅，连接着他的

命运。他生平第一次感到悲戚

了。他记起他的“邱老虎”的
绰号，不觉自嘲道：邱老虎啊

邱老虎，你也有这一天！
一个浑身征尘的解放军

军官和他的随员走进客厅。随
员拿出一张邱行湘的照片，交
到军官手里，军官看看照片，
又看看邱行湘，把照片递回随
员，吩咐立即为这个俘虏头部

伤口换药。
“你是邱行湘吧！”解放

军军官操一口浓重的湖南口

音，“黄埔五期的吧———我们
是同学哩———我叫陈赓。”

邱行湘抬起头。他知道
陈赓是黄埔一期的———倒不

在于资格老———在黄埔同学
的心目中，陈赓是位传奇式的
人物。当年孙中山讨伐陈炯明
时，陈赓在战场上救了蒋介
石。邱行湘未曾见过陈赓，眼
下，望着这位年纪跟自己相差
不多，四十岁上下，穿一身灰

色粗布军服的驰骋中原、声威
赫赫的共产党的兵团司令，洛
阳之战击败自己的对手，他意
兴索然，无话可说。

“放下武器，就是朋友。”
陈赓笑道。黄埔同学之间自有
一种天生的情感。邱行湘承认

这种情感，照他的意见，拿起
武器，也是朋友———各为其主
嘛。“邱师长是哪里人？”“江
苏溧阳。”“溧阳是新四军老
根据地。”“陈毅先生当时在
我的老家住过。”

陈赓很健谈，乃至镇江

麸醋，溧阳西瓜，无一不在侃
侃之中。陈赓说话诙谐，邱行
湘间或还失笑几声。有这样几
分钟：陈赓似乎忘了审讯的公
务，邱行湘似乎忘了战俘的身
份，两个司令仿佛都忘了自己
军服的颜色，而像故人重逢，

亲切无间，对坐在硝烟刚刚散
去的战场上。

“既然情况如此，”陈赓
态度缓和下来，“那么，我高兴
地通知你：你被人民解放了。
我相信，你还能获得人民的谅
解，自己解放自己。从今天起，

你就跟我们的队伍一起走吧，
欢迎你到我们解放区去。”

陈赓站起来，与邱行湘
握别，并吩咐随员准备几十磅
猪肉罐头，供邱行湘路上食
用。邱行湘也站起来，他听清
了陈赓的话，可是，他又有点

听不懂陈赓的话，但从几十磅
猪肉罐头上，他发现共产党对
他没有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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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和刚到英国时，

我认为在英国只要英文好，
一切都容易，其实并非如此。
我自己的经历告诉我，社会
需要的是能力不是成绩，社
会需要的不是一般的能力而
是社会需要的能力。

张艮对新事物感兴趣，

很敏锐。他对感兴趣的东西
学得快，也记得住。但是他对
事物的细节容易忽略，特别
不愿意重复干那些会干的事
情。如果让他长期重复写会
写的字，重复做会做的题，他
对学习很快会失去兴趣。为

了适应国内的教育环境，我
们可以鼓励他适应这种应试
教育，或强迫他接受这种应
试教育，甚至他自己慢慢地
也会习惯这种应试教育。如
果他能适应这种应试教育，
最好的结局是能考好成绩，
十来年后进入一个好大学，

但是身体羸弱，知识面狭窄，
解决问题的能力差。如果他
不能适应这种应试教育，后
果则不堪设想，进不了好大
学，甚至进不了大学，既不能
解决问题，也没有知识。

我自己的感受是，获取
知识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对问题的理解能力，而
对具体问题的理解能力又取
决于知识的储备，包括直接
的和间接的知识。如果为了

让张艮考高分，他就必须记住
大量的细节，重复做会做的
题，就不会有足够的知识储
备，就不可能高效率地获取新
知识。没有足够深和广的知识
储备，解决问题只是一句空
话。从六岁到十八岁，大概是

记忆力最好的时候，在这个年
龄段真正理解了的事情可能
终身不忘。可以说，在这个年

龄段，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重复做会做的题，重复干会干

的事，对个人对社会都是极大
的浪费，对那些有天赋的儿童
更是一个悲剧。

张艮的学习有了进步
后，更确切地说是考试成绩
好一点后，像国内的许多家
长那样，我太太给张艮报名

参加了两个课外辅导班，一
个学书法，另一个学画画。教
书法的是一个很热心的退休
工作者，放学后在学校教他
们。那位退休工作者几乎是

免费教他们，只收一点纸张
费，不收学费。教画画的是我

太太同事的孩子，也是张艮小
学的美术老师，张艮除了放学
后跟他学画画外，他还到家里
来做家教。本来张艮就没有什

么课余时间，每天要做很多家
庭作业，只有周末还可以玩一
下。参加了这两个课外辅导班
后，张艮每天学习的时间不少
于十小时，并且周末还不能
玩。我在电话中问我太太，张
艮是否有必要参加这么多课
外辅导班。我太太说张艮参加
的课外辅导班算少的，有的小
孩参加三四个辅导班。她说我

们有这个经济能力，她也愿意
不辞辛劳，再说张艮有能力多
学一点东西，我们不能让张艮
比别的小孩学得更少。

我不反对张艮多学一
点知识，关键是不能给他灌
知识。如果他对某种知识感

兴趣，或在某个领域特别有
天赋，我们应该创造条件，鼓
励他朝感兴趣的方向发展。
如果仅仅为了多学知识，让
张艮参加各种课外辅导班，
就有害无益了。如果为了和
邻居的小孩攀比，让张艮参

加各种课外辅导班，那更是
大错特错了。

张艮上学一年后，同其

他同龄儿童一样，为了把考分
提高一点，愿意少睡觉，多做
家庭作业。为了学书法、画画，
他周末都不愿意玩。我知道张
艮已经适应了这种应试教育

后，心里感到一种悲凉。张艮失
去的不仅是知识，他失去的是
有效获得知识的方法，他失去
的是获得知识的乐趣。在竞争
如此激烈的今天，他正在用宝
贵的时间和精力重复干会干的
事，是在浪费时间。但是鞭长莫
及，我远在英国，除了在电话里

继续发牢骚外，别无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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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庆东不知道，他自己

从此陷入了多么被动的局
面，因为罗小云还是经常会
回家很晚，甚至较他们吵架
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带点有
恃无恐的样子。钟庆东有时
候自己想想也很冤屈。他在
情感的某一方面被罗小云抓

住了把柄，而他对罗小云，有
的永远只是怀疑而已。

临近春节的一天夜里，罗

小云很晚才回家。此前她的手
机一直关着，钟庆东不知道发
生了什么，他一直焦灼而满怀
忧虑和不信任地等待着她。他
去她单位找过一次，又给她所
有自己所能知道的女朋友家
里一一挂了电话，没有人知道

她去了哪里。后来，钟庆东不知
怎么，他凭直觉认为罗小云一
定在某个歌厅里陪什么人玩
耍，他自信于自己的聪明。于是
他骑上自行车，在县城内的娱
乐场所里一家一家地探询查

找，最终垂头丧气，无功而返。
直到将近凌晨一点钟，罗小云
终于回来了。怨愤窜满钟庆东
的全身。“你到哪里去了？”
“处理工作啊。”罗小云

放下她的手包，“快下班时
我们计生局接到举报，有一
个准备超生的妇女，离家好

长时间了，在她亲戚的一户
单元楼里躲藏，我们去对面
的房间里埋伏监视。手机不
敢开，怕打草惊蛇。”
“都有谁啊？”
“我和我们单位的领导。”
“那也用不着你吧，有你

们领导不就行了吗？”
“可我是女的啊，监视人

家妇女超生，总不能让男同
志往前上吧。”罗小云看了
钟庆东一眼，“当然，光我一
个女的也不行，总得有个男
的，否则同对方撕扯起来我

力气不行。”
“哧。”钟庆东冷笑了一下，

“你回来得太晚了，知道吗？”

“啊，”罗小云说，“如果
你用这个口气和我说话，那
我就只好告诉你，我的事你
管不着。”

钟庆东气不打一处来，
他一下子想起了罗小云的种
种不好，他不知怎么就来了

这么一句：“你他妈的就这
样，还不如明着去卖了呢，也
能给老子赚点外快！”

罗小云愣了半天，声音突
然低了下来，轻轻地嘲讽：“谁

像你啊，我没去卖，也没赔什
么。你呢，把自己那货搭进去

不说，还倒贴人家现金。”
钟庆东一下子感觉自己

的头涨成了两倍大。他先是一
拳打在罗小云的脸颊上，然后
又狠狠地扇了一记耳光，接着
又冲她小腹踹了一脚。“你以
为你是谁啊？”他扭曲着脸一

下下撞击，“贱货，贱货！……”
罗小云只能惊恐地看着

钟庆东的眼睛，她一点还击
的力量都没有。她试图让他
停下来，但是他停不下来。蓦
地，罗小云的左手在窗台上
碰到了一瓶敞开盖子的溶

液，她一下子抓住它，想都没
想，顺手泼向钟庆东———
罗小云忘记了，瓶子里

装的，是日常用来清洗便池
的洗厕液，内含高浓度的硫
酸。一瞬间，她觉得世界突然
静了下来，眼前，只有钟庆东

用一种非常奇怪而陌生的口
气在不断重复：“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

春天终于来临了。钟庆
东戴着墨镜，他和罗小云站
在月色下的街头，行人的脚
步声像时间一样匆匆走过，

仿佛它们从不曾停留。钟庆
东感觉这有点类似生活中经
历的无数个场景一样，让他

熟悉之至，却又有一点陌生。
钟庆东想起他还从没有同罗
小云在黑夜里拉过手，于是
他就拉了一下她的手，说：
“我们分手吧。”

罗小云没有松手，她说：
“是啊，就这样。”

钟庆东沉默了一会儿，
说：“我想起你给我讲过的一
件事。”

罗小云认真地说：“我听听。”
钟庆东说：“我感觉有谁

从后面蒙上了我的眼睛，让
我猜猜他是谁。”两个人好

久好久再也没有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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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月飞一样跑来报告：

干了干了，那老头跟肥肥干上
了！然后大家就放声大笑，笑
啊笑啊，把眼泪花都笑出来
了。起初我也跟着笑的，可突
然间，就觉得心里一紧，被门
板夹住了一样，整个身子都痉
挛起来。这种感觉是难受？是

愤怒？是失望？我说不上来，反
正就像在大街上被强奸、当众

剥光了我还在笑。
我跳起来，想过去拍肥肥

的门，被阿红拽住了。阿红叫
了声梅姐姐梅姐姐，然后我就
愣了，软了。毕竟这是大家商

量过的，我不能坏了规矩，阿
红是怕我吃亏。再说这也不能
解决我的问题，老梁头算是我
的什么人？后来又想，那也不
能让老梁头白白耍一回，尽管
从一开始我就没当真，可也得
出了这口气。

我拿了个小板凳，坐在路
口等他。他出来时脸还是红
的，见到我刷一下就白了，然
后他想跟我笑，嘴龇着却没有
声。我瞧着他，也不出声。就这
么僵了好一会儿他才转身走
了。他好像在哪儿被绊了一

下，脚踮着，霓虹灯光在他后
背上一闪一闪，使他像个卡通
片里的人。我忽然想起 “炮
友”一词，我想他也不过就是
乱放一炮，说到底他还是广大
炮友同志中的一员。

下了第一场雪，雪花不

大，却是密密匝匝，天下黑
了，地却下白了。一切都昏
暗着，只有霓虹广告仍在闪
烁。房间里很冷，没有客人。
我瑟瑟发抖。肥肥拿来一条
被子，她说你要这样下去非
冻死不可。

我们究竟是些什么人？

是用身体来交换衣食的人？
那么谁又不是这样的人？我

们有没有灵魂？有的。我们
也会承受心灵的煎熬。从这

个意思上说，我们也是有自
尊心的。

元旦过后老梁头又来过

一次，他给了我 100元，我找
给他50元。临走时他嘴唇动
动，想说什么，我装没看见。
我不想见也不想听。我相信
那件事他再也不会提了，他
是要面子的。也许他以后还
会来，来了我还接待他。我要

让他明白，“炮友”和“性工
作者”就是这样一种关系，别
太贪心。

头天艾艾就告诉我，上头
来通知了，让家家都留人，说

今天市领导要来慰问下岗职
工。这才想起，快过年了。等
到九十点钟，果然敲锣打鼓

的，拖电线的扛摄像机的都
来了。然后就是领导挨家挨
户送慰问粮、慰问金，拍电
视。每家50斤米50块钱，和
去年一样。

结束以后，我以为没事
了，收拾收拾就准备走，谁知

来了个女记者。她问我愿不愿
意接受采访，那我就能愿意了
吗？就让她去找别人。她说她
问过别人了，知道我有文化，
家里也困难，肯定感想特别
多。我说我感想再多也不能跟
你谈。她就脸红了，吭哧吭哧

说，接受采访是有报酬的。我
问多少钱，她说50。我想我接
一回客衣服扒光了身子冻青
了才挣 50，跟她说几句话也
能挣这么多，为什么不干？就
答应了。

第一次面对电视镜头还

真有点紧张，她问什么我也
听不见，我究竟说什么也搞
不清楚，反正浑身发抖就是
了。看热闹的也多，嘻嘻哈
哈弄得我更紧张。我说算了
算了，我还有事，找别人吧。
谁知那记者早有准备，她让

人展开一张大纸，举在摄像
机旁，然后她问一句，让我
照着念一句。

我就照念了，大意是感谢
市领导的亲切关怀，感谢他们
在百忙之中看望我们，给我们
送来了温暖。好日子还在后头

呢。说到这一句，我都忍不住
笑了。后来那女记者说，我笑
起来很好看。

我好看吗？这话应该“炮
友”来说。这丫头还年轻，不
懂笑也分专业的和业余的。如
果广大炮友同志在电视里看

见我，会不会多给两个？


